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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泰栋

有一张照片，坐着的老太太双
目炯炯，她是大革命时期宁波籍的
共产党员陈修良；正在作画的是老
太太堂弟，大名鼎鼎的油画大师沙
耆。这张照片摄于 1983 年 5 月 16
日。据陈修良生前说：“沙耆作此
画只费三小时，可谓神速，行家评
价，不愧是名家手笔。”当时，沙
耆作画时已届古稀。

■采访陈修良遇见油
画大师沙耆

1986年春，陈修良去丈夫沙文
汉的故乡鄞州塘溪，笔者当时在新
闻单位工作，前去采访陈老。陈老
把在故乡塘溪沙村的沙耆也请了
来，我看到一个神情木讷的老人，
满面红光，露出善意的憨笑，半天
工夫，也没能说上一句话。这是我
与沙耆唯一的一次见面。

后来我参观过沙耆故居，只见
板壁、墙面甚至地板上画满了各种
画，有裸体人物，也有雷锋头像，
有些题字用中文，有些则用外文书
写。

陈老早在二十世纪 30 年代就
认识了沙耆。陈老说：“1932 年，
沙引年(沙耆原名)进了上海美专，
与沙文汉幼弟沙季同同学。沙季同
19 岁，沙耆 17 岁。兄弟俩均是学
油画的，他们都很爱国。‘一·二
八’淞沪会战爆发，沙耆参加了反
帝大同盟，因散发抗日爱国传单被
法租界巡捕房拘禁一个月，经其父
亲营救获释。后来他改名沙耆，经
沙孟海介绍，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
系旁听，深得徐悲鸿欣赏。”陈老
说：“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曾对
沙孟海和沙文汉说起：你们的两个
弟弟，都不是我的正式学生(同为
旁听生)，但两人的画技都比我的
正式学生要好。”

1937年初，沙耆经徐悲鸿介绍
去比利时留学，进了皇家美术学院
学画，1939 年毕业。沙耆学业优
秀，油画、雕塑、素描皆获第一
名，并获得了艺术界不易得到的

“优秀美术奖金奖”。1940年春，他
参加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办
的展览会，参展的有许多世界著名
画家，如毕加索等。沙耆这位年轻
的爱国画家，展出的是一幅孙中山
先生画像，并题写了中山先生遗嘱
中的一句话：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
我之民族。后来德军占领比利时，
沙耆对法西斯侵略者表示极大的愤
恨 ， 画 过 一 幅 《刑 场 附 近 的 菜
场》，刑场实际就是德国法西斯屠
杀波兰人的地方，在菜场买菜的妇
女面黄肌瘦，表情悲哀。

1942年1月11日，沙耆又举办
了一次画展，比利时皇太后伊丽莎
白收藏了沙耆的一幅 《吹笛女》。
1945 年 10 月，沙耆在布鲁塞尔举
办个人画展，其中一幅 《雄狮》象
征伟大的中国人民击败了日本帝国
主义者，《比利时晚报》 评论称：

“此画增加中国之光荣，在此展
出，尤足体现中比两国的友谊”，

“沙耆用笔如神，令人想起中国古
代佛教美术的影响，堪称卓绝。”

一个聪明绝顶的艺术家，如今
为何会变成神情木然的老人？陈老
叹息道：“1946年10月31日，沙耆
乘一艘法国邮轮回到上海，可是阔
别十年的祖国正陷入内战的烽烟
中，妻离子散，老父也已去世……
满目伤心事，使他的神经受到极大
刺激，他发病了，他的病属于‘逻
辑混乱感情正常’。他还能生活，
还会作画。”

我清楚地记得，在那次采访
中，陈老以长者的身份(她比沙耆

长 7 岁)对沙耆说：“你不要等 （妻
子） 了，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好不
好?”沙耆什么也没说，只是憨憨
地笑笑。我不知道，沙耆是否还认
识眼前这位堂嫂。

沙耆回国后，徐悲鸿本拟邀请
他去北京艺专当西画教授，但因为
发病，沙耆只得回故乡休养。徐悲
鸿和吴作人按月替沙耆领出薪俸汇
到鄞县 （今鄞州） 乡下。沙耆的薪
俸来自哪里？陈老说：“新中国成
立初期，比利时一个艺术代表团来
中国访问，一位画家向周总理盛赞
沙耆的艺术成就，但无人知其行

踪，总理后来问了徐悲鸿先生，方
知沙耆在鄞县乡下沙村养病，总理
特地通知中央统战部函告浙江省委
统战部对沙耆的生活要妥然照顾，
当时沙孟海先生在杭州工作，沙文
汉在浙江当省长，有了总理这句
话，沙耆生活上当然得到照顾。”

但是 1957 年“反右”和之后
的“文革”中，沙耆这位与政治毫
无关系的大画家，竟然也遭到了
牵连，说他是右派分子的堂兄弟，
是“寄生虫”等等，沙耆陷入了更
加困难的境地。但他仍坚持作画，
没有绘画工具，无钱去卖画布与油

画颜料，就用毛笔、木炭代笔，没
有纸，就画在板壁上，他绝不愿中
断他的艺术创作。陈老说，“文
革”前夕，沙孟海先生担心沙耆的
作品受损，又担心沙耆有病，作品
会流散，便以沙耆母亲名义，将沙
耆的百幅作品捐赠给了省博物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
修良老人获得平反，她马上想到了
这个在故乡的堂弟，先写信给宁波
地委统战部与浙江美院院长莫朴，
请求他们重视沙耆的问题，要求落
实知识分子政策。陈老与沙孟海促
使浙江省文物部门负责同志和博物
馆同志把破损的几十幅油画，修补
一新。1983年 5月，沙耆画作在杭
州展出，参观者认为这无异于“出
土文物”，感慨万状。举办单位还
召集文艺界著名人士，开了一次座
谈会，公认沙耆油画属中国一流。
应该说这是中国的光荣，宁波的光
荣，鄞州的光荣。

1986年陈老返乡，曾经和我谈
起过，宁波有没有画院？在政协和
文联是否能给沙耆安排一个位子，
沙耆是国宝啊。可惜我人微言轻，
无能为力。

沙耆一直乡居，继续作画。他
晚年创作的一些作品，上世纪末被
台湾一家艺术公司收购去了，并且
出了一本精美的画册，2001 年春，
中国油画学会、中国美术馆等单位
在北京、上海、台北三地举办“沙
耆七十年作品回顾展”。在北京举办
的画展，轰动了京城。沙耆则由陈老
推荐，被上海人识宝，请到上海“养”
了起来。故乡塘溪镇人民政府，近年
修复了沙耆故居，并筹建沙耆艺术
馆。2004 年 4 月，为沙耆诞辰 90 周
年，故居正式开放。

■沙季同与王棣华的
生死恋

艺术家往往是很重感情的，沙
耆的堂兄沙季同，是沙文汉的幼
弟，在艺术上很有天分，他与沙耆
都曾受到徐悲鸿的青睐，如果沙季
同也去比利时留学学画，说不定也
是一位国际级油画大师，但是历史
没有“如果”两字。

陈老与沙季同很熟悉，她说：
“季同是沙家五兄弟中最小的一
个，季同比文汉小 6 岁，比我小 7
岁。1927 年，季同还只有 15 岁，
就追随三哥文汉参加塘溪一带农民
运动，加入了共青团，写标语、送
信。1927年发生‘四·一二’反革
命政变，蒋介石捕杀共产党员与革
命群众。沙文汉奉命从象山港乘小
船出走，季同留在沙村，被反动地
主装入麻袋，准备沉人河中处死，
沙母陈龄大怒说：‘我有五个儿
子，你们杀了我一个，还有四个儿
子要找你们算账。’后来乡绅出
面，大哥沙孟海借了三百元大洋将
幼弟赎回，举家逃到上海。

“1931 年季同考入上海美专学
油画，与堂弟沙耆同学。季同在上
海参加反帝大同盟，从事学生运
动。他与音专女学生王棣华成为情
侣。”陈老说，“王棣华父亲王更三

先生是陈修良杭州女中的化学老
师，棣华也是陈老杭州女中校友，
不过比陈低几届。棣华与季同相识
后，要求与季同结婚，她父亲王更
三先生是同意的，但母亲不同意，
因为沙家穷。”沙季同一时情绪低
落，沙文汉与陈修良劝他：“现在
国难当头，个人婚事是小事，救国
才是大事，不能为了小事而误了大
事。”季同才又振作起来。

1936年夏，沙季同美专毕业去
了南京，住在大哥沙孟海家，进入
中央大学美术系，当旁听生，跟着
徐悲鸿学画，徐悲鸿大师非常喜欢
这位年轻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
发，沙孟海跟随国民党政府迁都重
庆，季同四哥沙文威(即史永)在沙
孟海掩护下打人国民党军委会做地
下工作，也迁到了重庆，季同也随
大哥、四哥到了重庆。文威动员
幼弟去延安进鲁迅艺术学院，大
哥也表示同意，文威即向党内汇
报 ， 获 得 批 准 。 沙 季 同 到 了 延
安，1939 年被派到冀中抗日根据
地在贺龙的 120 师政治部宣传部工
作，入了党，改名陈正熙。有一封
1939年3月21日季同给哥嫂的信中
说：“……在短短的一月多时光，
我们曾和敌人作了十来次战斗，每
次都是缴获了大批战利品回来……
我们非常乐观，在这里创立抗日根
据地，只要坚持奋斗是有绝对把握
的……”

同一时候，远在比利时的他的
堂弟沙耆，正在比利时皇家美术学
院学画，并获得“优秀美术金质
奖”，兄弟画家，相隔万里，音信
不通，一个在杀敌，一个用画笔喊
出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
族”。而留在上海的女钢琴家王棣
华，则在苦苦等待恋人沙季同。

陈老对沙季同和王棣华的遭遇
充满同情。她说：“自从季同去了
武汉、重庆后，王棣华终日想念，
一开始他们之间还有书信联系，互
相告慰，希望有朝一日重见，以续
前缘。可是 1942 年延安整风运动
之后，就断了联系。我也是抗战胜
利后才逐渐了解到，季同在延安期
间遭康生‘抢救运动’迫害而精神
失常，最终英年早逝……”

王棣华当然不知道季同已经去
世，她一直苦苦等待着，直到许多
年后，才知道真相。“可怜无定河
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真是
一出比现在诸多小说、电视剧的生
死恋故事还要哀怨动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陈
修良在淮南和南京(作地下党市委
书记)，当然无法联系到王棣华，
王棣华毕业后在上海音专教钢琴，
后来又调到东北音乐学校去教书，
她在等待沙季同。“文革”之后，
陈老查到王棣华在上海的寓所，那
时棣华已退休住在广元路一幢小的
三层楼上。她们相见时，棣华哭
了。她把自己保存下来的季同遗物
给陈老看。其中有一张 50 多年前
他们合拍的照片。1936年春，棣华
与其父王更三先生曾到陈修良与沙
文汉的寓所访问，王更三、王棣
华、沙季同、沙文汉与陈修良一起
照了相，一直保存到现在还能看得
清，真是难得。是的，沙氏一门五
杰，沙孟海、沙文求、沙文汉、沙
文威(史永)的照片我都找到过，而
且为数不少，唯独沙季同的照片从
未看到过。陈老最后回忆说：“棣
华一直没有忘记季同，始终不愿结
婚，按她的说法是‘决不再嫁’。

‘文革’中她家被抄了所有财物，
她原有一幢三层楼房，也被人占
去，只留下三楼一间房子安身。
更不幸的是父母双亡，妹妹也被
迫害致死。她一个人住在楼上，
糖尿病使她生活不能自理，常住
医院。后来我也长期卧病，不能
再去她家，只是拿出这幅 50 多年
前的照片，常常看看，我老是想，
这一曲生死恋真是此恨绵绵无绝
期!”

而今，陈修良同志也已仙逝，
但她留下的故事却永远牵动着我的
心，我想也会牵动人们的心的。

嫂子眼中的沙耆、沙季同
——谨以此文纪念陈修良同志诞辰111周年

编者按：1907年出生于浙江宁波的陈修良，是一位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她的丈夫沙文汉，也是宁波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任浙江省省长。夫妻俩一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冒着生命危险奋斗在隐蔽战线上。

沙文汉兄弟五个，人称“沙氏五杰”。老大沙孟海是著名书法家，幼弟沙季同是革命艺术家。而著名画家沙耆，则是沙文汉的堂弟。

本文作者王泰栋，现年87岁，是我市老新闻工作者，离休后一直在宁波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义务工作。他曾多次采访革命老人陈修良，出版有《沙文

汉与陈修良》《一门忠烈沙氏五兄弟》等专著。王泰栋与沙耆也曾有一面之交。

沙季同在作画沙耆在宁波写生沙文汉陈修良

1983年5月，沙耆在杭州即兴为陈修良画像。

1936年春，王棣华 （右一） 与其父王更三先生 （左一） 曾到陈修良与沙文汉的寓所访问，与沙文汉 （左二）、
沙季同 （左三）、陈修良 （左四） 一起照了相。


